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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

影响

站着常思王国维
王 波

第一次知道王国维这个名字， 是因为
他在考场上绊了我一下。 语文考卷里一道
填空题， 要求填 《人间词话》 的作者。

对于小县城的高三理科生我来说， 无
论是 《人间词话》 还是王国维， 都属于知
识的盲点。 “国学大师”、 “清华四大导
师” 等名号， 更是闻所未闻， 远不如我眼
前的江边流水和天上浮云真切。 在这怪僻
的考题面前， 我跌倒了， 心里总抱怨出题
的老师真是莫名其妙， 把题出得这么偏。

很快， 我就发现抱怨无济于事。 这个
叫王国维的人变本加厉， 屡屡出现在语文
考卷的阅读理解题里， 大谈古今成大事者
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
高楼， 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 “众里寻他千百度 ，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一介乡野小青年， 当时实在无法理
解， 这些我眼里潦倒文人的愁词怨调， 怎
么一转眼到他嘴里， 就成了为人处世的大
道理。 看着试卷上的大红叉叉， 我的内心
一次又一次鄙夷地浮起四个字———“故弄
玄虚”。

话虽如此， 我还是硬着头皮啃下了老
师指明要死记硬背的知识———“王国维 ，
字静安， 号观堂， 浙江海宁人。” 因为老
师一再强调， 考场如战场。 而我， 只想考
个高分。 我第一次牢牢记住考卷上那个难
缠的王国维， 更像是一个遭遇过小挫折的
高中生的功利性投机。

随着成为大学校园里的一名工科学

生， 不再有语文考试， 我以为此生与王国
维尘缘已尽。 现实却再次戏弄了我。

2001年12月24日下午， 我们师生十余
人以考察的名义， 在清华大学与十余名清
华师生座谈后， 集体参观清华校园。 行至
大礼堂和清华学堂， 我不禁开始艳羡清华
学生能有如此别致的校园。

当众人在 “行胜于言” 的日晷处轮番
合影时， 我去上厕所， 不知不觉竟走到一
座斑驳的石碑前。 定睛一看， “海宁王静
安先生纪念碑”。 高三时痛苦背下的知识，
这时派上了用场 。 怀着 “不是冤家不聚
首” 的心情， 我转到背面看碑文。

看至 “思想而不自由 ， 毋宁死耳 ”，

内心的好奇渐渐被沉重所代替； 再至 “独
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则差点儿让我
陷入沉思。 同伴的呼唤声 ， 让我回过神
来。 但在抬脚离开石碑那一刻， 我已经作
出决定———进入这个校园求学。

当晚在饭店里欢度平安夜， 嬉笑着与
圣诞老人合影时， 我始终因为下午临时作
出的决定而心神不宁。 人生的轨迹， 也从
此开始与以往的规划不同。

回校之后， 我在清华招生网站上疯狂
寻找喜欢的导师和专业， 并选定目标。 为
一改自己不学无术的叛逆形象， 甚至剪去
齐肩长发， 以示从良的决心。

更重要的是， 那短短的碑文似乎唤醒
了一颗浑浑噩噩的心， 让我懵懵懂懂意识
到， 一味依赖并依附于所受的教育而缺乏
独立思考的自由， 外表上无论怎样叛逆，
都是一种浅薄。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浅薄， 我进入清华
的初次努力失败了。师友劝我另走他路，但
我内心执著地认为，我注定与清华有缘，不
然不会无缘无故径直走到王国维纪念碑面

前。我只是一再告诉他们，我要在跌倒的地
方重新站起来。他们无不摇头叹息。

后来回顾当年的历程， 自己才恍然明
白， 那所谓的 “缘分”， 不过是困境中所
需要的一种心理暗示 。 对于一个固执的
人， 想要做成某件事情， 哪怕再牵强， 也
会找到一个借口， 苦苦坚持到底。 年少无
知的我， 其实想登上的是清华这个舞台，

却把与自己几乎毫无关系的王国维搭成了

一级高高的台阶， 一脚迈上去， 便再也下
不来。

不管怎样， 这种牵强得近乎自欺欺人
的想法， 让我在筋疲力尽之际， 在一次又
一次跌倒之后， 最终站了起来。

对那个从高中起折磨我多年的王国

维 ， 我至今心存感激 。 如果没有与他的
“邂逅 ”， 我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什
么 ， 也永远不会去思考 “独立 ” 和 “自
由” 对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于我而言，
进清华前， 王国维只是一个失落困顿之人
寻求绝地逢生的隐秘而牵强的借口； 从清
华毕业离开时， 他已经在我身上留下隐约
而微妙的印记。 几经权衡后， 我决定做记
者 ， 因为内心深处想要一份有 “独立精
神”、 可 “自由思想” 的工作。

至于能有怎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自
己并没有思考太多 。 直至2010年 ， 电影
《让子弹飞》 中麻匪头子张麻子的一句话，
戳中了我心窝 ， 他说 ： “站着 ， 把钱挣
了 ！” 在我眼里 ， 这不过是对 80多年前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的最具世俗
气息的现实解释。 不少人做记者， 想要的
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尽量独立而有

尊严地活着。
然而， 遗憾的是， 人们往往无奈地发

现， 现实本身就是一个麻匪， 悄然劫持了
我们的人生， 然后静待我们用青春的激情
和余生的努力去积攒赎金， 当我们步履维
艰甚至匍匐着接近交易地点， 结果， 他撕
票了。 只剩下目瞪口呆的我们， 站在那里
喃喃自语： “说好的幸福呢？”

我们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 是虽然没
有王国维那种勇气， 投湖有尊严地死； 但
我们终归在挣扎和努力， 尽力不曾苟且地
活。

一晃10余年过去， 我再也没有独自在
他纪念碑前伫立， 并反思自己在何种程度
做到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又是
否有尊严地活着 。 倒是国家一再提出 ，
“要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

我想， 若再去纪念碑前， 我会告诉曾
被我擅自用来做信念支撑的这位无辜先

贤， 我这些年， “钱， 没怎么挣着， 人，
还勉强站着”。 而只要站着， 我便常会想
起他。

当穿着白色医生袍的王浩开始值班

时， 他并不知道， 不远处， 17岁的少年李
梦南和一把尖刀正在逼近。

王浩只是安静地坐在风湿免疫科医生

办公室里距门口最近的位置， 面朝墙壁。
然后， 甚至连一丝求救的声音都未能喊
出， 3月23日下午4点半左右， 李梦南的水
果刀插进了王浩的喉咙， 割断了他的大动
脉。 这位即将毕业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
生， 倒在了血泊中。

3月26日， 王浩实习所在的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他布置了一间安静

的灵堂， 人们红着眼圈来此献花、 悼念。
一个此前与他并不相识的本科生特意从家

里赶来， 走进灵堂前， 这个穿着便服的女
孩有些担心： “我来不及穿 ‘白服’ （白
大褂）， 这样会不会不够庄严？”

人们都知道， 照片里那个28岁的年轻
人再没有机会穿上心爱的 “白服” 了。 而
在一些同学看来， “他那么喜欢学医， 那
么想当医生， 本应该是我们中最有前途的
一个。”

事实上， 早在去年12月， 他就通过了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博士生面试。 从
香港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也许就将在这些天

抵达， 他会在8月份前往那座城市， 并获
得每月1.6万港币的奖学金。 他未来的导
师T M Chan从新闻里得知王浩遇害后发
来邮件， “多希望这不是真的。 我们一直
在等待他到这里读博。”

按照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规划， 他将在
香港读博， 未来还想去美国做博士后。 朋
友们都记得， 王浩一直信心满满， “我喜
欢风湿科， 这里有太多疑难杂症了， 我要
多做实验， 把这些病因都找出来。”

但如今， 梦想被永久搁置了。
3月24日一早， 有人悄悄在他办公桌

上放了11枝白菊。 “我们都觉得， 白色就
是最适合他的颜色 。” 朋友孙心毅低声
说。

这个身高1.82米的年轻人喜欢白色，
也喜欢穿白衬衫和白球鞋。 朋友唐莹向中
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 王浩的白球鞋总是
“每日一刷”， 白到连女孩子都不敢伸脚和
他比。

在亲友眼里， 他最喜欢的， 却是自己
白色的医生袍。 父亲和弟弟还清晰地记
得， 王浩读研究生一年级的暑假， 特意将
“白服” 装进行李， 带回内蒙古赤峰老家，
让家人看看自己穿白大褂的样子。

他是个瘦高个儿， 戴着金属框眼镜，
脸上总带着笑容。 “帅极了！” 50多岁的
父亲红着眼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

还有一次， 学生们都穿着 “白服” 走
在校园里， 一个同学开玩笑似地搭了一下
王浩的肩膀， 却被他立刻推开了。 然后，
王浩指了指穿在身上的医生袍， 一语不发
地大步向前走去。

“他的意思或许是， 穿着这件衣服，

就应该有医生的样子。” 人们后来这样推
测。

在大学的某段时间里， 他也曾像很多
医科生一样迷上日剧 《白色巨塔》， 可接
下来的讨论气氛却不那么融洽。

“财前医生可真厉害， 技术特别好。”
同学说。

“你怎么能喜欢他呢？ 他为了钱可是
不择手段。” 王浩显得有点惊讶， “我喜
欢里见医生， 他很正直。”

这并不是王浩唯一一次描述自己心目

中理想医生的样子。 在朋友们看来， 他做
人纯粹， “黑白分明”， 简直 “像从古代
穿越过来的”。 王浩曾经告诉唐莹， “等
我当了医生， 一定会对患者很好很好， 绝
对不收红包和回扣。”

可事实上， 他并没能成为一名真正的
医生。 遇害前， 他仅仅在风湿免疫科度过
了3年实习时光。

据哈医大新闻中心称， 经警方初步审
理， 李梦南出生于1994年5月， 父亲是服
刑人员， 他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 去年，
李梦南就曾因患强直性脊柱炎前来住院治

疗。 23日上午9点多， 他再一次在爷爷的
陪同下来到哈医大一院。

他们并没有去门诊， 而是直接走进住
院处5号楼的风湿免疫科。 在科室副主任
赵彦萍看来， 这是很多老患者的习惯， 他
们并不挂号， 而总是直接找到住院医生免
费就诊。 医生们后来告诉媒体， 第一次诊

断时， 李梦南被发现可能患有肺结核。 医
生建议他先到专门治疗肺结核的哈尔滨胸

科医院检查。
可赵彦萍后来听同事们说起， 李梦南

从胸科医院回到哈医大一院后， 却发现自
己将一项检查结果遗忘在上家医院， 不得
不返回领取。 当他再次回到医大一院时，
医生们认为， 强直性脊柱炎药物治疗可能
会导致肺结核患者引发感染， 甚至有生命
危险， 属于用药禁忌症。

赵彦萍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病人那
时希望住院， 但她和另外一位医生先后看
了片子， 认为他此时的身体状况并不适
合。

李梦南和爷爷离开了医院。 但半个小
时后， 他却带着水果刀独自回到了这里。

当李梦南举起刀时， 他也许并不知道
面前的人名叫王浩。 他不知道， 这个穿着
白袍的实习生已经和朋友约好周末去学

游泳， 并且正在焦急等待一份来自香港
的录取通知书 。 他还不知道 ， 王浩一直
期待着下个月在学术研讨会上见到自己

未来在港大的导师 ， 为此 ， 他用了不少
时间练习英语口语 。 李梦南更不知道 ，
这个遇害者打算在狼疮肾炎研究方向下

一辈子的功夫。
为了这样的目标， 医学几乎占据了他

整个生活 。 以至于在他大学的恋爱经历
里， “一起上自习” 都成了主要节目。

这个在女孩们眼里 “又高又帅” 的年

轻人上课时总是坐在阶梯教室面对讲台正

中间的位子 。 期末考试前 ， 他的笔记最
厚、 最全， 教科书上也画满了老师讲的重
点。 200多人的大课， 很多人会抢着复印
他的笔记， 后来， 王浩干脆留了一份笔记
在复印室。

平时， 他讲话温柔， 富有绅士风度。
但朋友孙心毅却发现， 只要谈到医学， 他
就会变得 “滔滔不绝、 眉飞色舞”。

可在3月23日傍晚， 他却没能给世界
留下一句话。 倒在血泊里的王浩并没能令
李梦南停手， 据一位目击者向媒体回忆，
那个未满18岁的少年又袭击了另外三人，
他甚至绕着桌子挥刀追砍一个女医生。

仅仅就在两三分钟后， 李梦南逃跑。
王浩被抬上轮椅， 直奔重症监护室。 几十
个医护人员就守候在监护室外， 走廊里一
片哭声。

当时也守在那里的同学李宏颖向中国

青年报记者回忆， 事后想起， 当时按压、
抢救了那么长时间， 监测仪器上的数字却
没有改变， 他们完全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
么。 可是， 抢救仍在继续。

直到最后 ， 监护室里的人绝望地看
到， “输进去的血全从刀口里流出来了”。
家人后来得知， 其实就在遇害后的十几分
钟， 王浩就已经失去了生还的希望。

接近两个小时后， 一位护士长从监护
室里走了出来 ， 她哭着让 “大家冷静一
点”， “现在得拔管了”。

这也意味着， 抢救结束， 宣告死亡。
这就是儿子最后的时光， 王浩的父亲

一边抽烟一边流泪。 从儿子租住的小屋里
整理的遗物， 如今就堆在他身后。

与朋友们描述的 “浩哥” 很像， 他的
家当再简单不过了———一部没有装游戏和

电影的笔记本电脑、 几麻袋书、 半麻袋衣
裤鞋袜、 小半米高的手写笔记、 一摞摞的
复印资料、 几幅毛笔字。

他的房间里有两个衣柜， 一个早已被
书塞满。 另一个里面挂着一条牛仔裤、 一
件T恤、 一件衬衫以及一套只有参加学术
研讨会时才舍得穿的西装。 在家人看来，
“空荡荡的， 让人心酸”。

除此之外， 他只有一个灰色的熊宝宝
暖手包了。

事实上， 就在遇害当天中午， 王浩还
曾给父亲打过一个电话。 那一天是他奶奶
73岁的生日， “我要祝她生日快乐。”

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通电话。 4个
多小时后， 意外发生。 除王浩外， 王宇医
生术后诊断为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 另一
名医生右面部外伤， 还有一名女博士生受
头外伤。 目前， 病情最重的王宇已经脱离
生命危险。

3月26日中午， 当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进
这间斜对着电梯的医生办公室时， 一切看
起来普通又平静。 栗色的木门仍然开成45
度角， 来往的人们一眼就能看见王浩坐过
的位置———一个磨损得厉害的电脑桌。 尽
管事件只过去了3天 ， 但这个科室的医
生、 实习生仍然不得不继续留在这个房
间里工作。

门外， 一个外地女病人用手机打给朋
友诉苦。 病人们仍旧不需要敲门就可以走
进这里， 询问病情， 领取检查结果。

到了午休时刻， 这个房间终于安静下
来， 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

“我 （对李梦南 ） 也不是恨得不行
了。” 赵彦萍停顿了一下又说， “他还只
是个孩子。”

而李宏颖则闭上眼睛向中国青年报记

者回忆着自己见王浩的最后一面。
23日下午4点半左右， 她刚刚买完饭

走回医院大楼， 突然看见， 医生们推着一
个轮椅上的伤者飞快地向前跑， 大喊着：
“急诊！ 让让！ 让让！”

伤者仰着头， 血流满面。 这使得她没
有发现， 那人就是与自己一起实习了3年
的同学王浩。 她也没有看出伤者猩红色的
袍子曾是纯白色的， “全是血， 他的衣服
上全是血。”

（应采访对象要求， 文中唐莹为化名）

病人的一把尖刀，让这位即将毕业的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生倒在血泊中。原本，还有几个月，他就要去
香港读博士。他想做一名不收红包的正直的医生，还希望在狼疮肾炎方向研究一辈子———

医学生之死
本报记者 赵涵漠

吕清海：落马

不知道大家最近

有没有看一部新片 ，
叫做 “市长 42天 ” 。
故事的开头荡气回

肠： 去年7月9日， 男
主角吕清海以303票
全票当选河南漯河市

市长。 在掌声中， 他
发表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 “任何一
个政府领导干部， 只要他不能执政为
民， 解决不好自身廉洁问题， 都应该
‘下岗’。”

吕市长说得太好了。 没错， 秉公
执法的政府就得这么做。 正是如此，
纪委的同志在吕市长上任42天后， 来
到了政府会议现场。 他们耐心地听完
了市长的上半年工作总结， 可实在等
不得他 “部署下半年工作 ” ， 就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将其带走 “双
规”。

这部新片最大的独特之处， 在于
它的上映场所， 不是电影院， 而是真
实的官场。 不过我敢打赌， 即便它能
上映， 也一定不卖座———以为是个正

剧， 可故事结局堪比恐怖片， 我想谁
也不想看第二部。

警察：错位
小时候玩游戏 ， 大家都爱扮警

察。 因为警察跟坏人斗智斗勇， 总有
办法破案。 你看人家河南三门峡市森
林公安局的三名警察， 就很有想法。
所在大队的办案情况老是排倒数第

一， 三个人合计了一下， 不就是抓坏
人嘛， 卖根雕的老吉看着挺合适的，
不如就让他 “犯法” 吧。

于是， 他们给老吉编了一个 “非
法收购、 运输、 出售珍贵野生动物制
品” 的罪名， 还正儿八经地组织了一
场抓捕， 这场办案游戏大功告成。 可
是， 检察院可不玩游戏， 厉声叫停：
犯法的不是老吉 ， 而是这群号称在
“执法” 的人。

游戏终于告一段落， 老吉无罪释
放， 三名警察却也免于刑事处罚， 副
局长还有乌纱帽， 警察也还穿着蓝制
服 。 原来小时候的游戏一直玩到今
天， 可我明明记得这游戏的规则是，
警察要除暴安良， 罪犯要接受惩罚，
在公正面前， 谁都不能耍赖皮。

撑伞女孩：无名
不知道武汉人老郭是不是和戴望

舒一样， 幻想过自己会遇上撑着伞的
南方姑娘。 只不过这一场相逢可没有
诗情画意 ， 下着雨的深夜他骑车摔
伤， 昏倒在路中央， 等他苏醒时， 发
现自己已经坐到了路边， 身边还有一
直为他撑伞挡雨的两位姑娘。

摔得左眼青紫的老郭已经不记得

她们的模样， 也没问出她们的名字。
老郭猜她们是赶着回宿舍的女大学

生。 他很想再当面谢谢她们， 如果没
有这两位好心人， 说不定自己会成了
第二个小悦悦。

没有名字， 没有地址， 甚至没有
人知道她们的脸。 不过我知道， 想找
到这样的人并不难， 在下一个需要帮
助的关口挺身而出的人， 可以是我，
也可以是你。

平井秀和： 吃大米

对于许多日本

人来说， 潜在的核
污染可能是挡在他

们和食用福岛大米

之间不可撼动的围

墙， 但是在日本老
人平井秀和看来 ，
只要一个理由就能

推倒这堵墙———为了孩子。
这个68岁的老人希望， 全日本的

老年人联合起来， 把所有福岛大米都
吃光， 因为只有这样， 下一代才不会
吃到这些 “坏东西”。

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不是明白那

些满是生僻字的 “放射性物质” 意味
着什么， 但我知道他一定是个心疼孩
子的好父亲， 如同疼爱我们的长辈一
样， 会把鱼肉让给孩子， 骨头留给自
己 。 对他来说 ， 世界的规则非常简
单———你快逃， 我掩护。

虽然不想伤这位老人的心， 但是
我必须说， 这真是个馊主意。 在一个
某些机制 “生病” 的国家， 或许并不
需要用这种悲壮的形式。 更何况， 犯
下错误的人并不是这些两手空空的平

民， 这些苦果就不应该由那些无辜的
胃来消化。

在人大前无古人地参政58年， 领导们换了一茬又一
茬，但申纪兰是铁打的兵。

申纪兰何以如此大方
被人冒名发财， 如果这事搁在姚明

身上， 早撺儿了。 但申纪兰没有。
申纪兰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人，

1952年申24岁， 加入村合作社并当选为
副社长。 当时的妇女是不下地的， 申纪
兰却动员村里的妇女参加劳动， 并实行
男女同工同酬。 一个是把刚分到手的土
地并入合作社， 一个是破除女主内且男
尊女卑的传习， 如此看来， 申纪兰算是
改革者， 犀利。

1953年申纪兰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之后担任过平顺
县委副书记、 山西省妇联主任。 如今申
纪兰83岁了， 从1954年第一届到刚刚闭
幕的第十一届， 她都是全国人大代表，
这在中国政坛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领导
们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申纪兰是铁打的
兵 ， 她受到过毛泽东 、 周恩来 、 华国
锋、 胡耀邦、 李鹏、 胡锦涛等多位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人大前无古人地
参政58年， 申纪兰的名气大大的。

在市场经济中， 一个人的名气是有
货币价值的， 在企业这叫商誉。 1983年
卸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后， 申纪兰没有留
在太原养老， 而是回到西沟村。 平顺是
全国著名贫困县， 申纪兰凭着自己的名
气， 到处给村里找项目。 她曾找过河南
七里营刘庄的史来贺和天津静海大邱庄

的禹作敏， 那时大家同是风头人物。 但
项目不好找， 搞了个铁合金厂， 半死不
活。

无奈 ， 申纪兰第一次向上要钱 。
1995年， 西沟乡党委书记李培林得知姜
春云副总理要来西沟， 便让申纪兰向姜
开口求助。 申纪兰并不情愿， 但拗不过
乡亲 ， 她对姜春云说 ： “西沟的山变
了， 有树了； 河变了， 有地了； 就是上
个企业办不成， 引资引不上， 合办没人
来。” 随行的财政部官员立马答应给500
万元无息贷款。

几句话就拿到500万优惠贷款， 这
主要是中央财政有转移支付功能， 但这
500万如此精准快速地落到西沟村， 当
然也要靠申纪兰的面子。 不信让李培林
去试试， 可能连搭话的机会都没有。 这
就是名气的货币价值。

其实， 从宏观角度来看， 西沟村建
铁合金厂并不合理 ， 以致虽然有了这
500万元， 但仍奄奄一息。 刚开始市场
好， 第一年纯利润120万元， 第二年起
就差了， 产品一直在调整， 炉子也时停
时点。 按今天的说法， 这个村办企业属
于规模小 、 效益差 、 高耗能 、 环保落
后、 缺少核心产品竞争力的项目， 理应

淘汰。 但谁有权阻挡西沟农人发家致富
的步伐？ 何况那里还有申纪兰这样的名
人。

申纪兰一再为自己的 “中介” 行为
找根据， 她说： “有些地方我说话比你
们起作用， 需要我出面我就去。 咱是为
发展又不是弄腐败， 不丢人。” 申纪兰
聊以自慰的是， 这些企业都是集体的，
她个人没拿一分钱好处。 她似乎站在了
道德的高地： 我将个人名气无偿地让

渡给了村委会。
但是， 申纪兰的名气是谁给的？ 是

西沟村村委会吗？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实
有代表2978人， 其中官员和公务员代表
2491人， 民企员工代表16人 （包括农民
工3人， 广东胡小燕、 重庆康厚明和上
海朱雪芹）， 农民代表13人 （以村党组
织书记为主）。 虽然申纪兰是个退休的
地厅级干部 ， 每月有几百元的政府补
贴， 与普通农民不同， 但她似应算是农
民代表， 她到底是生活在村里， 是极为
稀少的农民代表中的一员———是全国人

民捧出了申纪兰的名气。
申纪兰总是无私贡献着自己的名

气 。 她代言了襄子老粗布 ， 村里出品
了纪兰核桃露 。 甚至早已与申纪兰无
关的企业也打着她的大旗 ， 比如纪兰
地产开发公司 （现改名山西和佳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公司网站， 申纪
兰的头像照片不停地滚动展示。 对此，
申纪兰并没有采取法律行动维权 ， 大
方。

但是 ， 如果谁要如此打姚明的主
意， 没门儿。 相对应， 姚明赚了钱， 会
在美国NBA、 教练 、 中国篮协 、 上海
队、 姚明经营团队 （相当于申纪兰的西
沟村委会） 之间分配， 精细明了。 但申
纪兰不， 她把全国人民给她的名气只给
了自己的经营团队， 并无视旁人冒名发
财。

如果申纪兰的名气不是全国人民给

的， 不那么宏大遥远， 而像姚明一样，
主要是自己创造的 ， 她还会那么大方
吗？


